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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
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 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2011 年 10 月 19 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 Ku 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世界人权日 法轮功学员维也纳揭露迫害
（明慧记者李姗奥地利报道）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

日，是世界人权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位于维也纳闹市

区的米歇尔勒广场举行信息日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

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表演和学员自组的乐队演

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了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

的迫害，人们纷纷在征签表格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很

多坐着大巴士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前来逛圣诞市场的

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来到信息台前了解真相。（右图） 

由于全世界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世界各地的很多民

众，对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情况都有所了解。  

一位年轻男士，在接到法轮功学员的传单时，告诉

学员 ，他来自纽约，是个军人，这次来欧洲工作半年。

他在纽约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对法轮功有了一些

了解。他还表示，要到法轮功网站上继续了解法轮功。 

奥地利国会议员、阿姆施泰滕市副市长克涅格斯伯

格·路德維希女士来函表示：“一个人的尊严是不可触犯

的。自由价最高，是应得到保护的。  

“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毫无理由的。恰恰相反，法轮功的

价值对这个社会是可贵的，让这个社会变得富裕，然而我

们知道，那些争取自由和尊严的人总是面临迫害的威胁。 

“今天在国际人权日之际我们应再次想起这些。我们

应关注非正义的事件。我们应该记得，人的尊严是不可侵

犯的。” 

【明慧网】中国人比较聪明，人

们说这大概得益于中国的象形文字

吧。我是中国人，为此感到很自豪。

直到有一天，从加拿大回国的姑姥告

诉我“你其实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时，

我迷茫了。中国生、中国长、中国人

的模样、国籍是中国的我，咋不是真

正的中国人了呢？于是，姑姥慢慢的

讲了其中的道理：  
家族中有个说法叫“遗传”，无

论传了多少代，其后代身上都有这个

家族所特有的影子；民族中有个说法

叫作“承传”，无论传了多少代，其

后代身上都有此民族特有的内涵。中

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到了今

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有多少懂得

“仁义礼智信”是什么呢？是中共强

行灌输的邪恶理论把中国人变成了

认钱为亲、认马列为祖宗的空壳…… 

听了姑姥的一席话，我清醒了，

也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年去

奶奶家度暑假，在翻看姑姑小学课本

（六十年代的）时，里面《孔融让梨》

一文，使我非常喜欢，于是盼着自己

也能学着这一课，令人失望的是直到

大学毕业也没学着。中共的洗脑很彻

底，一点点有人味儿的东西都给删掉

了。  

现在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物

也出现了，并有人解读，有人说“中

共正在变好”，姑姥说不是的，就象

青霉素能治小病，用它来治疗癌症就

不行了。中国人的思想已被中共搞得

比癌症还厉害，杯水车薪是无用的，

是用来继续骗人的。 

我感谢姑姥使我明白了这一切，

果断地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摒

弃了马列子孙的头衔，不做空壳。唉，

活了三十多岁的我，才当上真正的中

国人。  

上面的事发生在四年前，从那时

起，我就开始关注人间的一些事，因

为姑姥说：“真正的中国人都会在灾

难中脱险，因为神佑中华。”  

事实果真如此，那些心里装着

“法轮大法好”的人，不止是在灾难

中平安，在其它方面也是事事顺的实

例，在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中，比比皆

是。善心复苏的我，现在也加入了帮

助百姓做真正中国人的行列中。◇ 

天威唐鼓队表演
【明慧网】十二月十日～十一日

连续两天，台湾高雄路竹体育园区举

办“二零一一路竹番茄文化节”活动。 

主办单位连续两天邀请法轮功

学员展演五套功法外，唐鼓及腰鼓队

的演出也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威唐鼓队

演出“战鼓组曲”，鼓声旋律震撼全

场，在热烈掌声中揭开“二零一一路

竹番茄文化节”活动序幕。  

主持人在台上介绍法轮功弘传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法

轮功是上乘佛家功法，也是性命双修

功法，将“真、善、忍”溶入日常生

活当中，修心重德。使上亿人身体健

康、人心向善，家庭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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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前交大邪党委书记王宗光、前交大

邪党委副书记陈龙、交大现邪党委副书记潘敏、交大保

卫处长纪凯风、原处长李新坤等，勾结徐汇区“六一零”、

国保，以绑架、强令休学、退学及抄家、洗脑、劳教、

判刑、酷刑折磨等手段，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其中有七位博士、三位硕士、二十二位大学本科生及教

师，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折磨，现列举两个案例。 

◇瞿延来 男，一九七七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能源工程系，品学兼优，曾获全国化学奥赛特等奖、

数学一等奖。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深夜，瞿延来在工作单位的

住所被普陀区公安分局的恶警非法劫持，后被诬判五年。

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

关押。其间多次遭受毒打，野蛮灌食造成四次严重胃出

血，送医院四个月，几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一百八十

厘米，体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

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恶警在拉他去插

管灌食的途中，故意将他在楼梯的几十个台阶上拖上拖

下，导致瞿延来的双腿被楼梯台阶的硬水泥棱角磨损至

骨头露出，鲜血淋漓。 二零零七年，瞿延来从六监区被

恶警上了皮带手铐绑架到二监区四楼去，恶警继续迫害

已经绝食四年六个多月的瞿延来，导致瞿延来在该年三

月初出现了生命危险而被迫送入监狱医院。  

瞿延来家人为瞿延来聘请的上海人权律师郭国汀，

最后郭律师本人竟遭非法抓捕，不得已旅居海外。二零

零七年三月二十日，瞿延来的妹妹瞿艳艳远来探望她的

哥哥，当晚被上海市国保绑架，遭非法判刑。  

◇熊文旗 男，现年四十岁，毕业于上海交大能源工

程系，曾获全国化学奥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原上海

普陀区工商管理所职工，一九九七年十月有幸修炼法轮

功，在工作中踏踏实实勤劳肯干，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先

进。迫害发生后，熊文旗多次遭绑架。二零零一年五月

三日，熊文旗在上海杨浦区再次被非法抓捕，他绝食抗

议迫害。上海市普陀区看守所恶警对其进行了长达半年

多的非人摧残，非法判了他四年半，把他关到了提篮桥

监狱继续迫害。  

熊文旗因绝食抗议

迫害，被恶警用“扎死人

床”的方式，五根长绳将

他四肢身体固定绑在床

上，强行插管，长达一年

多。监狱为了让熊文旗放

弃绝食就采用各种手段

逼迫和虐待他。熊文旗在

提篮桥监狱中被隔离，不

准任何人探视，一天到晚

二十四小时被绑在床上， 

大小便不能自理。监狱局 

上海交通大学精英被迫害严重 

长来查监，对熊文旗说：“只要你承认法轮功是×教，

我马上放人。”熊文旗拒绝放弃自己认识的真理。  

二零零五年三月，熊文旗被转到一监区（重刑事犯

大队）四中队（暴力犯中队），加强“转化”力度。恶

警指派多名死缓、无期的重刑犯来看管熊文旗，那些犯

人打手在得到恶警的直接指令“只要不死，哪怕搞得只

剩一口气了，出去也没有关系”。打手们在只要能完成

任务便可得到“劳改积极分子”并可以减刑一到二年的

利益驱使下异常积极，对熊文旗开始进行残暴的迫害。

熊文旗被绑在床上一年多，肌肉萎缩，身体极度虚

弱，恶警还强行罚他从早上五、六点钟坐到晚上八、九

点钟，绕电线圈的塑料小得根本无法坐的圆盘给他当凳

子来坐，而且表面突出，顶着臀部的肉却强制让他久坐

到晚上，不然就不给他睡觉，目的就是要消磨他的意志；

恶警把他架起来象打桩一样往水泥地上撞，吊起来往墙

上撞，又用手猛戳他的两肋，腰际，用脚拼命踢他的两

腿，膝盖，挤踹他的胸部，熊文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

以“灌食”为由，将他摁住把辣椒粉、花露水、风油精

往他嘴里、鼻子里倒，往眼睛里涂抹，再用木棍撬开他

的嘴并顶住，塞进橡皮管，捏住鼻子不让他透气，往嘴

里灌水，呛得他透不过气来，把刺激物都呛到气管里去

了，直接导致熊文旗气管发炎，肺部严重感染。  

在这样的折磨下，熊文旗的身体每况愈下，检查各

项指标严重恶化，可是犯人打手在压力下不断的加大

“力度”，不断想出各种方法来折磨熊文旗，如“喷气

式飞机”、“跷跷板”、“简易老虎凳”等。 平时打

头打耳光更是家常便饭，随手就来。他们把熊文旗的鞋

子袜子脱光，用木棍狠命的打脚底，把棍子都打断才罢

休，他们说这样疼又看不见伤痕。犯人打手还拿肮脏的

扫帚往他的脸上猛戳，弄得满脸伤痕，对外说是他自己

抓破的。熊文旗的头被这些流氓打得到处是血泡、血肿，

结起来的血痂厚得象戴了一层头盔，当有外人指问时，

他们就说是他自己撞的、摔的。这些看管犯人少则四五

个，多则七八个人，两人一组轮番上，累了就换人，直

至熊文旗晕倒。 

家属接见时，熊文旗已无法自己行走，两腿瘫痪，

坐在手推车里，无力抬头，电话都无力拿起。于四月十

九日让熊文旗回家，而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只剩“一

口气”。 ◇ 

（节选自《上海十二年迫害真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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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绑死人


